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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童年在场：童诗写作的可行路径
□钱淑英

关于童诗的学术性探讨是极为难得并且充满意义的，它

们在带给我启发的同时也留下一些困惑，推动我不断思考童

诗写作的核心命题是什么。不论从何种角度去探讨童诗创作

与发展的可能性，我们最终都必须回到由诗性与儿童性所构

成的坐标系上，而这两条线是否相交，则是判断童诗创作是

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但问题是，诗人如何才能做到诗性与

儿童性自然相融？我们能否从中找到某种带有必然性的可

行路径？

若想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同时面对成人作家

创作童诗的合法性问题，因为这也是关系到诗性与儿童性

如何相融的一个重要维度。关于这一问题，吴其南在《成人

作家与儿童诗》一文中展开了非常清晰的学理阐述。我基

本赞同吴其南的说法，而且认为他所提供的童诗创作方式的

类型分析，可以成为我们考察成人作家如何进入童诗内部的

路径参照。

哈罗德·布鲁姆指出，诗在本质上是用比喻性的语言创造

意义，一首伟大的诗的形式自身就是一种比喻。比喻是对字

面意义的一种偏离，能够赋予日常事物以魔力，激发出超越现

实的奇妙感觉。因此，布鲁姆认为：“在真正的诗里，当比喻性

的语言恣肆奔涌地释放，并带来新鲜的意境，这种意义的生成

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姜二嫚在六七岁时所写的《灯》和

《光》，之所以如电光石火般让人震颤，就是因为用比喻性的语

言捕捉住了对世界的独特感受，使平凡事物拥有了不同寻常

的新奇面貌。当然，与成人诗歌相比较，童诗语言所指向的比

喻应当是形象鲜明的，不能包含太多因跳跃、隐藏和转换所产

生的象征和隐喻，即使在其中隐含成人的某些心绪，也必定以

儿童能够感知和理解为前提。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林良的《蘑

菇》，会发现“亭子里冷冷清清”的这种感觉，其实夹杂着成人

内心深处的些许伤感，但童年在快乐背后永在的那份孤独，确

实是所有孩子都需要面对和体验的。再比如，当我们读林焕

彰的《妹妹的红雨鞋》，跟随诗人的目光看见妹妹的红雨鞋像

鱼缸里的红金鱼游来游去时，不仅能够真切感受到孩童游戏

的自由与欢欣，同时也体会到了成人隔窗遥望儿时的复杂滋

味。然而不管怎样，这种来自成人世界的哀叹与怀想，并未将

童年生活变成概念般的存在，我们始终能够在诗中看见儿童

活跃的身影，仿佛置身于童年现场。

由此，我不禁想起斯蒂文森在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最

后写给读者的诗里所描述的场景。我们通过“这本书的窗子”

所看见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在远方的“另一个花园里”的

孩子，他听不见你敲窗时的叫唤，也不会从书里走出来，充满

象征和隐喻意味的童年形象为整本诗集带来了统摄性高度。

尽管“那个孩子”在诗人心中已变成一个模糊的幻影，一个近

乎抽象的存在，但在他所写的那一首首诗中，我们无一例外地

看到了童年的在场，如此鲜活与生动。是的，童年是每个人

“心理上的故乡”（薛卫民语），它召唤着诗人回到那个沐浴着

灿烂光辉的黄金时代，这种时间不在场的诱惑，必然带着远距

离的眺望和想象。那个真实存在过却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很

多时候在作家心里所激起的是一种类似于渴望回到故乡的怀

旧情绪。倘若诗人将童年作为怀旧的对象进行抽象化的提取

和隐喻性的表达，那么他们所写下的或许是包含着童年质感

的杰作，但对儿童来说，可能是难以触摸和理解并且无法感到

亲近和喜欢的文字。阅读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面对那

些优秀和杰出的诗作，我们之所以会在内心产生担忧和隔膜

之感，原因就在于此。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些诗人即使不刻意凸显儿童视

角，所采用的比喻性的语言甚至可能超出了儿童理解的范畴，

但他们依然会以一种孩子所能感知的方式，让作品显示出特

有的艺术魅力。例如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为孩子们写的

诗，时常触及自然界生死循环的复杂命题，显现出异于童诗典

型样态的神秘、凶猛与狂野。比如《海星》：“一只海星凝望/繁

星满天/从太空的深处涌出/无边无岸。/她指尖交叠/哭诉

道：/‘如果我哭得够多，/也许会/冲洗掉/我眼里的盐，/那些

明亮的星星/就会有一颗是我！’”又比如他在《有一天》这首诗

中写道：“有一天抓住了夏天/扭断了它的脖子/摘了它/吃了

它。”“这一天”就是秋天，它剥光了树，吓唬鸟儿飞走，让太阳

滚到又小又冷，将种子深埋到大地，把苹果和黑莓派往人们肚

子里填，“他的嘴巴很大/像落日一样红。/他的尾巴是根冰

凌。”如此冷峻硬朗的童诗，无疑会给传统的审美习惯带来挑

战，然而它们带给人的心灵撞击是不可名状的，其根植于童年

深处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对儿童读者而言具有神奇的吸引力。

因此，正如吴其南所说，探讨儿童诗的合法性，重点并不

在于成人作家创作儿童诗的合法性，而是成人作家在其中进

行自我情感表达的合法性。在我看来，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

只要诗人是面向儿童言说的，不管他采用什么样的视角和语

态，都是合理的。薛卫民提出将“成人我”融入“儿童我”或是

将“作家我”融入“对象我”是所有儿童诗人乃至儿童文学作家

应当必备的理念和能力，吴其南认为成人应当向儿童顺应并

将两者的尺度在成长这个儿童文学基本主题上统一起来，两

者的立场和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尽管成人作家的声音在童诗

创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这个深隐的声音可以直接转化为

儿童，抑或是与儿童平等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来

自儿童的情绪、感受与声音，用诗的语言嫁接起儿童与成人世

界沟通的桥梁，实现双重视角的交叠与融合，这样就可以让时

间不在场的童年真实地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么，儿童诗人如何在文本层面构建童年在场的美学形

态？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帮助作家实现这个目标，

从而使作品能够被儿童感知、接收并理解呢？这是我们需要

进一步考虑的更为具体的技术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在阅

读《童诗的可能性》一文过程中获得了某些启发。作者何卫青

从“童稚性”艺术构思的角度来概括童诗的标志性美学特征，

并将具体的文本体现归纳为具象化、泛灵化和游戏化三个方

面，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过程让人感到有趣又充满困

惑。恰如何卫青所说，“童稚性”的创作特质并非只是童诗所

独有，那我们又可以从何种角度来发掘并凸显童诗的艺术特

性呢？由此，我试图在脑中拉开一张由中外童诗织成的大网，

来打捞那些深刻的感受和记忆。我的既有印象是，但凡优秀

的童诗作品，都是以鲜明的意象打开丰富的感官世界，在流动

的文字中跳跃着诗意和活力。如果用关键词来形容我心目中

的童诗形象，那就是具象化、感官化、动态化。

何谓具象化？这一点何卫青已经在她的文章中论及，主

要指的是“专注于个体激起的感知、情绪、态度等反应，而非抽

象的类属性质和特征的具象化思维”。具象化的特点对于童

诗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前面我们所阐述的童诗运用比喻性的

语言产生具体可感的艺术效果，指的正是这一点，在此不再赘

述。下面就感官化和动态化这两点展开简要说明。

维柯说，“诗的功能”是把“整个心灵沉浸到感官里去”。

感觉是儿童认知世界的基础，他们往往依靠具体的感觉而不

是抽象的概念来感知世界，而诗的语言本身包含着形状、声

音、色彩、温度、味道等特质，能够同时刺激人的几种感觉器

官，从而使心灵发生震颤，情感产生共鸣。英国作家依列娜·

法吉恩在《什么是诗》这首关于诗的诗中，就是以感官体验而

不是意象本身来表达诗歌所能创建的诗意与情境，玫瑰的香

气、天光、苍蝇身上的亮闪、海的喘息以及人所能感知到的语

言，这样的声音、画面和气息一下子就激起了读者的直观感

受，从而使他们初步建立对诗歌的基本判断。注重表现儿童

生命感觉的童诗，更是将感官化的表达推向极致，以此表达对

世界的敏锐体察。我们来看这首《橘子》：“一个橘子/会开两

次花/一次在树上/另一次 在手心/剥开的橘子/是一朵盛开

的花/一次 很香/另一次 很甜。”这是作家李姗姗的儿子小时

候在妈妈递给他一个剥开的橘子时所说的话，这些话记录下

来，就成为了一首极好的童诗。橘子和花朵这两个我们再熟

悉不过的视觉意象，经由嗅觉和味觉的感官连接，呈现出陌生

化的艺术效果，为普通的日常生活镀上了诗的光芒。这种沉

浸在感官世界里的文字，是儿童极愿意亲近并且最容易掌握

的。比如，一个8岁孩子在父母吵架时会写下《家被你们弄疼

了》这样的诗，用一个“疼”字来表现对家的感受以及对父母的

反抗，其痛感的传递直接有力，给人以深深的触动。感官化的

表达方式使儿童诗的语言体现出强烈的直感性和多感性，它

可以更好地激发儿童的生命感觉与心灵诗意，帮助他们真切

把握世界的丰富样貌。

阿·托尔斯泰认为：“在艺术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动词，这

用不着多说，因为全部生活就是运动。”而诗歌的运动方式，借

用法国诗人、理论家保罗·瓦莱里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是

跳舞而不是行走。儿童诗人常常用动作性的语言来描写自然

和生活场景，通过动词的跳跃与组接，给意象以行走的空间，

用一种及物的表达来呈现孩子与万物之间的联系，由此创造

出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和审美需求的动态诗境。例如，薛卫民

在《大山是怎样高起来的》这首诗中，将自然静态之景描写得

充满动态感：“大山是怎样的高起来的？/大山是这样高起来

的——/山背山，/山扛山，/你背我扛去摸天！//大山是怎样

远起来的？/大山是这样远起来的——/山推山，/山追山，/你

追我赶到天边！”起伏绵延的大山如同孩子一般，在“你背我

扛”“你追我赶”的游戏过程中长大，诗人通过动态情境生动描

绘出了自然和生命共有的内在活力。诗人王立春在诗集《梦

的门》中有一组诗干脆以“跟着动词走”来命名和构思，她在

《趴》这首诗的最后所写的：“趴着的山/总有一天会站起来/山

一站起来/准把天捅个窟窿”，和薛卫民的《大山是怎样高起来

的》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对应性，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阅读感

受。此外，动态描写还可以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将内心世界外

化，帮助孩子找到认识自我和世界的通道。例如，闫超华在

《一个人的游戏》中通过左手和右手的拥抱游戏刻画孩子内心

的孤独感，班马的《男孩之舞》和《游出你自己》则用身体的语

言来表现少年由内而外产生的自我舒展的过程，两位诗人以

细腻丰富的笔触刻写下孩子的成长瞬间与生命感悟，使儿童

诗的动态表达指向心灵更深处。

可以说，具象化、感官化、动态化的表达方式，让童诗整体

上呈示出童年在场的鲜活气象，彰显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

力。在一些大诗人所写的适合孩子阅读的诗作中，我们同样

可以发现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聂鲁达的《如果白昼落进》：

“每个白昼/都要落进黑沉沉的夜，/像有那么一口井/锁住了

光明。//必须坐在/黑洞洞的井口，/要很有耐心/打捞掉落下

去的光明。”又比如索德格朗的《星星》：“当夜色降临/我站在

台阶上倾听；//星星蜂拥在花园里/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

颗星星落地作响！/你别赤脚在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园里

到处是星星的碎片。”也就是说，借助充满童年气息的语言、动

作和场景，诗人完全可以将写作者的目光与孩子的感觉相融，

跨越单一的视角，让作品同时满足儿童与成人的心理需求与

审美趣味。

用诗的语言让童年清晰可见，通过童趣和想象力创建儿

童与成人共享的心灵花园，是抵达童诗创作内核的一条显见

之路。基于这样的前提，童诗可以将一切与童年有关的事物

囊括其中，既拥抱诗意、温暖与美好，也接纳孤独、冰冷与无

序，无所不包而气象万千。如此，童诗写作便在选材、立意、形

式等方面拥有了巨大的自由度与可能性，从而显示出言简义

丰、单纯悠远的艺术境界。

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诗性与儿童性在儿童诗诗性与儿童性在儿童诗

创作中如何结合这一话题创作中如何结合这一话题，，在在
““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此前此前
发表的文章中屡有涉及发表的文章中屡有涉及。。本期本期
钱淑英的钱淑英的《《让童年在场让童年在场：：童诗童诗
写作的可行路径写作的可行路径》》一文提出一文提出，，儿童诗人在创作儿童诗人在创作
中如何才能做到诗性与儿童性自然相融中如何才能做到诗性与儿童性自然相融？？我我
们能否从中找到某种带有必然性的可行路们能否从中找到某种带有必然性的可行路
径径？？作者认为作者认为，，我们还需将这样的可能性具体我们还需将这样的可能性具体
化化，，从诗歌艺术的内部去寻找诗性与儿童性从诗歌艺术的内部去寻找诗性与儿童性
相交的支点相交的支点，，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吴正阳的吴正阳的《《儿童诗的形式何以重要儿童诗的形式何以重要》》一一
文文，，结合诗歌尤其是儿童诗发展的历史与现结合诗歌尤其是儿童诗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状，，就儿童诗的形式问题做了一些分析就儿童诗的形式问题做了一些分析。。文末文末
提到的提到的““大部分孩子们自己所写的诗大部分孩子们自己所写的诗，，很多时很多时
候也就是将他们的童言稚语候也就是将他们的童言稚语、、奇思妙想分列奇思妙想分列
成行以至成诗成行以至成诗，，缺少一种有意识的诗歌的形缺少一种有意识的诗歌的形
式创造式创造””等观点等观点，，对于引导孩子们的诗歌创作对于引导孩子们的诗歌创作
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方卫平

儿童诗的形式何以重要
□吴正阳

当我们谈论文学作品时，绕不开作品的形式

与内容。对于现代诗歌来说，我们似乎已经习惯

了它自由的形式，这种自由的形式弱化了我们对

诗歌形式的期待。而对于一种以追求童心童趣、

天马行空的想象为宗的诗歌类别——儿童诗来

说，情况似乎更是这样。但恰恰是儿童诗，相比于

其他现代诗，在我看来，更应当重新审视它的形

式，看到它的重要性。

借以辨别和区分诗歌的形式

我们借以辨别一首诗歌的，首先一定是它的

形式，而不是什么“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诗歌

最显著的形式便是分行。当一个文本以分行的形

式出现时，即使有人内心极不愿意承认它是诗，它

都最有可能会成为一首诗，而不是小说、散文、戏

剧，更何况，还有那么一些人坚定认为，这就是

诗。至于诗歌的优劣，那是另一个问题。

而当我们简单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有古体

诗、近体诗、现代诗，近体诗中又有我们熟悉的律

诗、绝句等。我们对这些诗歌加以区分，并将其命

名为某种体式的诗歌，所主要凭借的仍是它们的

形式——行数、行长、句式、声调、音韵等。我们不

会把“诗经体”与“离骚体”混为一谈，也不会把它

们与律诗、绝句混为一谈，我们总能第一时间就辨

认出这是一首古典诗歌还是一首现代诗歌。现代

诗歌正是打破了古典诗歌的固有形式而独立出

去，成为一种全新的自由诗体。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诗歌形式发展

的历史。

不同体式的诗歌有各自不同的文体形式和审

美风格，纷呈的诗体不仅能够激发作者的创造

性，也能刺激读者的接受愿望，给人带来纷呈的

审美感受。

自由的儿童诗形式

现代儿童文学是伴随着现代文学的发生而发

生的，儿童诗作为现代诗的一部分，从其诞生起，

就是以一种完全自由的体式出现的。相比于现代

诗要经历变革的阵痛，儿童诗完全没有历史的负

担，也不用遭受人们对其形式的质疑与批判。第

一批儿童诗写作者以其创作实践，告诉人们，儿童

诗就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胡怀琛的《大人国》和《小人国》

（1922）：“门铃丁丁大门开，/绿衣邮差送信来。/

信从哪里来？/信从大人国里来，/信纸方方一丈

四，/写了三十六个字。/约我去，去游玩。/算算

路，多少远。/飞机要走一年半。”（《大人国》）“门

铃丁丁大门开，/黄衣邮差送信来。/信从哪里

来？/信从小人国里来。/接着信，瞧一瞧。/大字

还比蚂蚁小。/快拿显微镜子来照，/照一照，说得

什么话？/请我找个鸽子笼，/他要到这里去过

夏。”（《小人国》）

应修人的《温静的绿情》（1922）：“也是染着

温静的绿情的，/那绿树浓阴里流出来的鸟歌

声。//鸟儿树里曼吟；/鸭儿水塘边徘徊；/狗儿在

门口摸眼睛；/小猫儿窗门口打瞌睡。//人呢?/还

是去锄早田了，/还是在炊早饭呢？//蒲花架上绿

叶里一闪一闪的，/原来是来偷露水吃的/红红的

大蜻蜓！”

这两首儿童诗形式各异，但没有人会怀疑这

就是儿童诗，至少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诗。甚至

哪怕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发展初期的诗

作也都可能算得上是优秀的儿童诗。

自由的形式，也许正契合了儿童无拘无束、天

真烂漫、自由自在的心性，最适于去表达童心童

趣。自由的形式为新生的儿童诗带来了蓬勃发

展，回顾创作初期，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作家们

都为儿童贡献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艺术水准较

高，品味出众，富有童心童趣，饱含诗情诗意的儿

童诗歌。它们中的一些或许并非为儿童所专门创

作，但却意外地十分适应儿童的审美心理和趣味，

有着对“儿童本位”的充分体现。自由的形式由此

也被继承下来，成为百年儿童诗发展的一大传统。

但儿童诗自由的形式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即认为形式对于儿童诗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

我们说，自由的形式不是没有形式，自由的形式也

是一种形式，古典诗歌没有诞生丰富精彩的儿童

诗，自由的形式则带来了儿童诗的蓬勃发展，这恰

恰说明了形式的重要性。

儿童诗突出的声音形式

儿童诗自其诞生起，就是以自由的形式示人

的，直至今天，也未改初心，我们还没见过哪种主

流的被广泛传播、借鉴模仿的儿童诗形式。但相

比于现代诗在发展过程中，与古典诗歌渐行渐

远，逐渐放弃对诗歌音乐性（声调、音韵等）的追

求，儿童诗却表现出对于音乐性的由衷热爱，在

其自由的形式中，其声音形式显得尤为突出，也

尤为重要。

儿童诗作为为儿童创作、为儿童阅读的诗歌

种类，它的注重音乐性既是诗歌的内在要求，又是

与特定的读者对象——儿童的心理特点紧密相连

的。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诗歌一章中提

到，节奏可能是所有生理乐趣的根基，诗歌从它所

提供的生理感官乐趣中汲取力量。诗歌如何组织

声音样式，对它们提供的乐趣来说非常重要，这些

乐趣也可能是人类生物体的基础。

而儿童与成人相比，对韵律与节奏的需求更

强烈，感受也更加敏锐。《本能的缪斯——激活潜

在的艺术灵性》中曾谈到，“本能的缪斯”是儿童与

生俱来的一种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的生存

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这种本能的力量在儿童幼

儿期和童年期里一直发挥着作用。于是我们不难

理解，儿童为什么喜欢念唱具有强烈音乐感的儿

歌，也喜欢“自制”儿歌，儿歌本身兴许没有什么意

味，但是他们却能在声音之流中获得极大的乐

趣。对儿童来说，他们总是先被诗歌的音乐性所

打动，一首诗声音的好听不好听，往往成为他们判

别好坏的重要标准，年龄越小的孩子，越是如此。

音乐性对儿童诗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

固定的格律容易让儿童诗变得僵化，从而失去儿

童诗本应具有的鲜活生命。儿童诗的音乐性，应

该是一种自然流露，是用技巧而不着痕迹，是像很

多传统儿歌一样，音乐性和诗内容本身的融合无

间，音乐性成为要表达的最强烈要素，紧密贴合着

儿童的本能缪斯。

圣野先生的《欢迎小雨点》：“来一点，/不要太

多。//来一点，不要太少。//来一点，/泥土裂开

了嘴巴等。//来一点，/小菌们撑着小伞等。//来

一点，/小荷叶站出水面来等。//小水塘笑了，/一

点一个笑窝。//小野菊笑了，/一点敬一个礼。”这

首诗的节奏也就像小雨点一样，欢快跃动的节奏，

展现的是雨前雨后万物的欣喜，大自然在这样的

音乐之流中，得到了鲜活的生命。孩子读这样的

诗，也会从音乐进入到自然万物的生命，自己也成

为其中欢迎小雨点的那一个。

激发儿童想象的儿童诗形式

我们强调儿童诗形式的重要，并非要以某种

形式来束缚儿童诗，而是想说明，正是因为形式之

于儿童诗如此重要，我们更要格外注重儿童诗形

式的创造。或者换句话说，形式创造理应成为儿

童诗创造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前面我们谈到，纷呈的诗体不仅能够激发作

者的创造性和机趣，同时也能刺激读者的接受愿

望，给人带来纷呈的审美感受。对于儿童诗来说，

形式的创造也应该成为激发儿童想象的一种重要

方式。

我们可以来看任溶溶先生的一首小诗《月夜

小景》：

月亮在人的头顶上。

人在桥上。

桥在水上。

…………

桥在水下。

人在桥下。

月亮在人的头顶下。

这首诗题为“月夜小景”，写的就是一个简单

的小景，如果单单看诗的前三行，我们会觉得这首

小诗很简单，没有什么诗味，而诗歌的后三行基本

上没有增添新的内容。但我们仍然会觉得这首小

诗很有创意，原因就在于它的形式。观察这首诗

的形式，诗中间的长串省略号就像是一条静静流

淌的小河，在月光下泛着点点凌光，一座小桥架在

水面上，人站在桥上，月亮高高地悬于头上。而当

人在这样安静的夜晚，看着桥下的水面，突然发

现，小桥在水面之下，自己站在桥之下，而月亮又

是在自己的头顶之下。这是孩子似的发现和惊

奇，使得小诗充满一种情趣，从“月亮”“人”“桥”到

“桥”“人”“月亮”，在空间上有纵深之感，又拓宽了

诗歌的意境。而小诗后面三行仿佛就是前面三行

的一个倒影，让读者身临其境，再从细节上看，汉

字“上”“下”在形体上的相似，更像是倒影，更显

奇妙。读这样的儿童诗，兴许诗内容本身没有很

多的奇思妙想，但是它的形式却很能激发孩子的

想象。

在儿童诗里面，还有专门的图像诗，把诗行、

文字摆列成图像，诗同时具备了视觉效果。我们

且看刘正盛的《蝴蝶标本》：

镜框里一只颜色斑斓的彩蝶

陶醉在一枝盛开的小花中

吸取一囊甜甜的蜜汁

忘了回家的

路——

何尝不想飞起

只因紧紧的玻璃压住

回想起一片繁花的原野

眼泪就像磷粉一般掉个不停

这首诗，作者以独特的文字排列，组成了一只

被制作成标本的蝴蝶。诗的形式颇具视觉上的美

感，而这样的形式又是与诗要表达的内容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的。静止的文字展现出被制作成标本

的蝴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心，那是对失去自由

的怅惘，对繁花原野的向往。因为诗的直观，我们

更能领悟这一痛苦。这里的形式，绝不是为形式

而形式的简单比附，而是强化读者想象和感受的

诗的“修辞”。

提供儿童可借鉴模仿的儿童诗形式

常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我们也常见一些

由儿童自己写作的诗，如诗集《孩子们的诗》中所

收录的。我们既不能说儿童所写的这些诗不是

诗，因为它们的确有着诗歌的形式，部分诗歌甚至

比成人作家写得更近于儿童诗，但同时，我们也需

看到，大部分孩子们自己所写的诗，很多时候也就

是将他们的童言稚语、奇思妙想分列成行以至成

诗，缺少一种有意识的诗歌的形式创造。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要

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其中之一条即是“审美

创造”，指“学生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

字及作品，获得较为丰富的审美经验，具有初步的

感受美、发现美和运用语言文字表现美、创造美的

能力；涵养高雅情趣，具备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正确

的审美观念”。我们提供给小读者儿童诗，除了想

要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让他们获得审美愉悦外，

如果说也有想过要培养他们审美创造的能力，诗

歌创造的能力，那么，也许提供他们一些可供借鉴

模仿的具有一定形式创造的儿童诗就显得尤为重

要。这种形式创造包括有意识的声音的营造，也

包括诗歌整体形式的精心构造。

虽说想象是无边际的，但如果想象有所依附、

有所凭借，那么它可能就会更有生长力，更加茁壮

繁盛，也更富有美感。


